
        
            
                
            
        

    
警花秀色

作者：snow_xefd

《冰戀書櫃》

電車覽過城市糜爛的紙醉金迷，停到了該停的地方。夏子萸揉了揉發痛的肩膀，挎著包走進了熟悉的地方。她抬起頭，看著四樓溫暖的燈光，想起男友溫和的笑容，開始考慮每週一次的聚會是不是太少了，工作了一天的勞累身體可不一定經得了男友積蓄了七天的熱情。

走到樓梯口，手機突然響了，她接起，裏面傳來了上司焦急的聲音：「夏子萸，出事了，昨天送犯人執行死刑的的警車出了事故，上面的兩名犯人越獄了。其中一個……是……」

「怎麼了？林隊，是誰？」

「是冷興文……」

「什麼？」聽到這個名字，她掏鑰匙的手不自覺的一抖。那個人幾個月前剛被她送進監獄，至今想起發案時在現場看到的場面她都會忍不住的嘔吐。

「還有，上次和妳一起的同事，已經有兩個人聯絡不上了，妳千萬小心。妳現在在哪？」

她把鑰匙插進了鎖孔，說：「我在男朋友這裏。需要我趕回去嗎？」

「……不了，妳不在本市反而安全些。咱們的人正在妳家安裝監視系統，妳今晚就在男朋友家也好，萬事小心，保持聯絡。」

「好的，就這樣吧。」她站在門口，心如亂麻。

當時眼前的一幕幕再度出現在腦海裏……大片的血泊……淩亂的內臟……血肉模糊的下體……把恐懼僵硬在臉上的曾經美麗的臉龐……她猛地甩了甩頭，制止這讓她莫名的恐懼的胡思亂想。

「阿東，在幹嘛呢？」她推開門，換著拖鞋，有些疲倦的問。也輕微的抱怨了一下聽見鑰匙聲這麼久都不出來的男友。

突然一股她熟悉的氣味滑過鼻端，她渾身一震，從包裏拿出了手槍……是血的味道。阿東是比她遜色許多的小警察，難道……

她緩緩踏進客廳，全身的神經都緊緊的繃在了弦上，心裏也不免有些懊惱自己今天穿的裙裝。沒想到，晃入眼簾的，竟是倒在沙發上的男友。他的脖子上勒著一根細鋼絲，嘴角凝結著褐色的血塊，像已斷氣多時了。

她不由自主的奔了過去，眼淚瞬間湧出眼眶。但她沒有傷心的時間，一個編織袋突然罩到了她的頭上，一雙粗壯的手也緊跟著勒住了她的雙臂，一記手刀砍掉了她手裏的槍。她當然不會束手就擒，玉腿一抬，尖尖的後跟準確的敲上了後面人的腿骨。

一聲痛呼，手勁略略一鬆，她緊跟就是一肘頂向後面，正中男人的小腹。她一個翻身甩開了頭上的袋子順勢揀起了地上的槍，一氣呵成的瞄準了身後的人。

令她大吃一驚的是，那不是冷興文！

那男人粗壯的像一頭蠻牛，油亮的頭皮下一雙兇狠的眼睛狠狠的盯著她，眼中毫不掩飾的放出淫穢的光，甚至微笑著用舌頭舔了舔嘴唇。

「你是誰？冷興文呢？」

那男人突然對著她身後說：「商量好的，先讓我上完了她。」

她心知不妙，但還不及回頭，一個花瓶已經重重的砸上了她的後腦。她眼前一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一個身材修長的斯文男子站在她倒下的地方，潔白修長的手指就像鋼琴家一樣。他溫柔的笑著，好像剛才那一擊和他沒有半點關係：「滿子，趕緊裝上她走了，我的工具都在那邊，等著這位我朝思暮想的小姐。」

夏子萸的身材不算嬌小，但滿子扛著裝她的袋子就像拎一個提包一樣。兩男一女很快的離開了房間，只留下阿東的屍體躺在沙發上，圓睜的雙眼彷彿已經看見了愛人悲慘的命運……

陰暗的地下室裏，滿子重重的拋下了肩上的袋子，把夏子萸從裏面拖出來，開始忙碌著收拾了起來。冷興文悠閒的坐到了一旁的搖椅上，冷冷的看著滿子瞪著血紅的雙眼一件件的脫去她的衣物，一下子解不開的，就用蠻力扯成碎片，當他硬把文胸從她身上拽下的時候，她發出了一聲若有若無的呻吟。

滿子怔了一下，加快了動作用粗麻繩繞上細鋼絲，把她的雙手結實的捆在一起，再繞過空中的鋼架把全裸的女體吊了起來。看著她的眼皮開始微微的顫動，滿子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從一旁拿過了一根帶腳銬的鋼棍，把軟軟的垂在地上的雙腳分開銬住，接著喘息著就要撲上去。

「等等，滿子，不覺得先把她弄醒會更好玩嗎？你最喜歡聽的不就是女人的慘叫嗎？只要別弄的太誇張，影響我一會兒的胃口就好。」

「老大，我憋不住了，先讓我來一次再慢慢拾掇這個女人。」

冷興文笑了笑，不再言語，而是扯過了一張報紙看了起來，好像這遠比面前美麗的軀體誘人。

得到了老大的批准，滿子一把扯掉了自己的褲子，露出一根遠超常人的碩大陽物，一跳一跳的頂端已經滲出了粘液。他繞到她背後，一隻手高高的托起了鋼棍，使她的嬌嫩的下體直接暴露在了男人的眼光裏。他往手裏吐了點唾沫，急急的用兩根手指在她的洞口塗抹了一下，就把巨大的龜頭往狹小的甬道送去。試了兩下沒能順利進去，讓他的火氣更是上升了不少，索性鬆開鋼棍，用雙手抓住女人的腰，臀部使勁往上一頂，雙手使勁往下一拉，一條令人心顫的巨物，伴隨著一聲慘叫盡根而入。

這一插，把黑甜鄉里的夏子萸徹底的喚醒了，讓她從無邊的黑暗裏墜入了另一個可怕的地獄，全身的感覺彷彿都消失了，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兩腿間那股要把她劈成兩半的劇痛，低下的眼眸發現，一個幾乎是男友的四倍大的肉棒，正像一桿長矛一樣直刺在她身體最嬌嫩的地方。

「醒了嗎，美女？怎麼樣，老子的巨炮轟的妳還爽吧。」他一口咬住她的耳垂，低低的說。

她倔強的別開臉，一言不發。他淫笑一聲，雙手把她的纖腰向上一提，再重重往下一扯。撕心裂肺的疼痛衝到了她的喉間，卻硬是讓她吞了下去，她絕對不要再露出一絲怯懦。

滿子見她不理睬自己，有些惱怒，急著先來一次的他不再停頓，以每一下都把她潔白的身軀頂向半空的恐怖力道，大起大落的抽插起來，秘道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受此重創，一縷鮮血順著赤紅的肉壁流下大腿，鮮血讓聳動的男人更加的興奮，大笑：「怎麼樣？老子的東西能讓妳再體驗一回初夜，你那沒用的男人沒這個本事吧？哈哈哈哈哈哈……」

冷興文淡淡的插了一句：「閉嘴，很吵。」

滿子很聽話的沈默了，專心致志的在身前毫無反抗能力的女體上耕耘著。但這一句話卻讓夏子萸忍不住驚叫出來。對冷興文的案件極為熟悉的她大腦都幾乎因恐懼而麻痺。

滿子還以為女人忍不住了，高興的低喘：「騷娘們兒，忍不住就叫出來，這兒不怕人聽見。妳叫著，我他媽的才幹的爽啊。」

但她的臉，已經顯出了恐懼的麻木，好像身後這個蹂躪著她身體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樣。滿子看來是憋了很久了，這一會兒就已經忍耐不住了，他把頭穿過她的腋下，一口咬在了她的乳房上，雙手要把她扯斷似的往下拽，巨大的龜頭幾乎全部進入了子宮口，在那一圈嫩肉的一吸一吮下，激射出乳白色的精華。熱流燙的她渾身一激靈，兩股清淚從她的臉頰滑過，墜向地面，散出破碎的透明花瓣。

滿子喘了會兒氣，又品味了一會兒緊窄的秘道夾著自己男根的感覺，才把已經半軟的陽物扯了出來，帶出了一灘紅白相間的濃稠的液體。本以為一切都結束了的她，在看到滿子淫笑著拎來了一個大工具箱之後，才明白一切……才剛剛開始。

滿子不喜歡家家酒似的性交，他真正喜歡的是虐待，那種能極大的滿足他的征服欲的虐待。他打量著夏子萸仍在微微抽搐著的裸體，像在考慮要從哪裡開始下手。

「玩兒歸玩兒，別把她弄的太髒。想用尿灌腸的話你一會兒就給我舔乾淨她的屁股。」冷興文眼也沒抬，看著報紙交待著。

「知道了，那我先替你洗洗總成吧。」他說著，拿出一個大針管，從一旁準備的水桶裏抽出了一管白色的粘稠的液體，「先做點準備工作。」

他一邊說，一邊拿起了一個滿是小疙瘩的假陽物，但不同的是這根東西上面的橡膠疙瘩，像是特製的一樣有著硬硬的尖兒。他用一隻手分開粉白的臀瓣，另一隻手抓著假陽物，毫不留情的刺進了她的後庭，幾乎塞至沒柄。同時用雙腳踩住了銬著她腳的鋼棍，讓她瘋了一樣的踢打著雙腳也只能徒勞的扭動著受虐的臀部，這活蝦般的景象刺激了身邊的男人，碩大的陽物再次抬起了巨大的腦袋。

他抓著那特製的假陽物在她身後緊小的通道裏抽插了幾下就拔了出來，她清楚的感覺到，從未經受過這種蹂躪的肛肉和深處的腸壁，已經佈滿了血痕。而他似乎就是想要這個結果，他拿過了準備好的針管，裏面的液體是用各種能夠刺激傷口的藥膏配著食鹽水和酒精調成的，用這玩意兒他甚至搞昏過拍ＳＭ七八年的女優。

看著她的軀體稍稍平靜了下來，只有臀部還一抖一抖，他淫笑著把注射器插上了她的肛門，把液體一口氣灌了進去，迅速抽出，塞上一個帶繩子的肛門塞，很快的把繩子在她的身前繫住。這下除非從腸子裏逆流而上，否則決計不可能排出這滿腸子的液體。

火燒一樣的感覺瞬間充斥了她的臀部，好像有人往裏面捅了根燒紅的鐵棍，還不斷的攪動一般。這還不算，那個可怕的男人又拿出了三個帶有鋼齒的夾子，眼神開始在她的胸前打轉。

不出所料，兩個挺立的乳頭難逃厄運，夾子的利齒，輕易的咬進了乳頭週遭嬌嫩的皮膚，滲出一圈鮮紅的血珠，接著他順手抄起一捧桶裏的液體，一股腦的抹在了她的胸前。她仰起頭，像要把脖子伸斷一般，咬住下唇的牙深深的釘進了唇肉裏，但她已感覺不到這裏的疼痛了。接著，男人的手開始玩弄沈睡的陰蒂，並用手掌摩擦著陰道口周圍的性感帶。

片刻後，看不到陰蒂如他所願的挺立起來，他只好用手揪起了她洞口一邊的花瓣，上面還紅腫著往外滲出著血珠。他把夾子放在上面一鬆，同樣把桶裏的液體在夾子的周圍塗抹。

她的大腿開始劇烈的抽搐，鋼棍幾乎要把他掀翻，一股金黃色的熱流，順著陰唇上的夾子淅瀝瀝的流下，她緊咬的牙關終於鬆開了，所有的意志力在這一剎那崩潰了，幾乎達到人類聲音極限的慘叫夾雜著若有若無的快感音色噴瀉而出。

她的靈魂，彷彿跟著這一聲慘叫，一起離開了她的肉體。

「你快些。」冷興文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老大，我還有好多東西沒用上呢，您再等等吧。」

「我餓了，你趕快完事。」聲音輕輕淡淡，卻讓滿子發了一身冷汗。

他取出三個電極，接在了三個夾子上，然後再度繞到半昏死的夏子萸身後，拔掉了肛塞……

「不……不要……不要看……」身心遭受巨創的她顯出了女性的軟弱，開始開口哀求。

她努力的夾緊兩片臀瓣，想要夾緊她最後一點尊嚴。滿子看著她的神情，獰笑著一巴掌拍上了她的臀部。

「不……不能……」

她的肛門不受控制的鬆開，瘋狂瀉出的液體流走了她體內殘存的一切。她無力的垂下頭，閉上了眼睛。但滿子不想讓她的意識就此逃開，他拿起一個開關，輕輕的一扳。電流通過鐵製的夾子，準確的襲擊了她身體上最敏感的三點。她的身子不受控制的仰起，眼睛瞪到了極限，被捆住的雙手手腕勒出了血紅的一道，手指無助的想要抓住些什麼，卻什麼也抓不住。

他把電極的電流調到了最弱，雙手分開她的臀瓣，一口氣把巨大的陽物捅進了傷痕纍纍的菊洞。裏面的嫩肉上的血痕剛剛得到一點恢復，就被殘忍的撕裂，疼痛讓腸道不自覺的緊縮，正好達到了男人想要的效果。他把繩子稍微鬆開了一些，讓她的上半身無力的前傾，他就在身後扯住她的頭髮，騎馬一樣惡狠狠的抽送起來，撞擊使得垂下的乳房，像吊鐘一樣前後搖擺，男人空閒的另一隻手，毫不憐惜的死命掐住了她的左胸，掐的潔白的乳肉，泛起了一層紅腫般的紫光。

滿子在她的身後聳動著，奇怪的是他那兇狠的眼裏，竟有恐懼和對身下飽受摧殘的女體的同情，好像自己這殘酷的所作所為和接下去的事情相比，就如同慈善事業一樣偉大。他似乎對後面的事情很是反感，完全不再壓抑自己的衝動，雙手收回擠壓著她的臀部，肉棒的進出也愈來愈快，女人的悲鳴也愈來愈細微。終於，摩擦的快感衝上了巨物的最頂端，量比上次少但仍比常人多出很多的白漿直衝進直腸深處。他趴在夏子萸的背上，快速的喘息著。

身下的女人被他一壓，恢復了少許神志，先前的堅強早已蕩然無存，她知道這個男人的結束對她意味著什麼，求饒的話不受控制的脫口而出：「放過我……拜託放過我……我錯了……求求你饒了我吧……讓我做什麼都行……放過我。「

當她看見冷興文放下了報紙，對著她露出潔白的牙，微微一笑的時候，她猛地張開嘴，向自己的舌頭咬去。但滿子的動作比她更快，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捏住了她的下巴。

「沒關係，鬆開。只要讓她嘴裏的血流出來，舌頭斷了也不會死。她應該比咱們清楚。」

夏子萸突然恐懼的把頭向後扭到極限，對著身後的男人大喊：「求求你……殺了我，殺了我吧……不要把我交給他……不要！「

滿子有些同情的看了她一眼，起身開始收拾她身上的東西和滿地的穢物。收拾完後，他解開了她的繩子，拖著她向一邊一個特製的長凳走去。她不知從哪裡生出一股力氣，狠狠的用膝蓋頂上了滿子的下體。藉著他蜷在地上的時機，瘋了一樣的向大門口奔去。

就在她即將摸到厚重的鐵門的時候，一聲槍響，一顆子彈準確的打中了她纖細的腳踝，她看著近在咫尺的大門，重重的從樓梯上摔了下去。

「滿子，做完你的事就回去吧。喜歡看我辦事的人不多。」

滿字點點頭，忍著下體的疼痛把已經絕望到了極點的夏子萸拖到了長凳處，用上面的四個手銬銬住了她的四肢，蹣跚著離開了地下室。

「夏子萸小姐，很久不見了，妳還是這麼動人。」冷興文優雅的微笑著，把帶著輪子的長凳拖到他的椅子前，溫柔的說，「其實本來妳就是我預定的獵物，要不是雪廊對我發出了黑色鬱金香，小雅又擺了我一道，我也不至於到現在才和妳單獨相處。」

夏子萸什麼也說不出來，蒼白的臉漸漸轉成死灰。

「不要這麼怕我，我這就救妳……」他拿出一個針管，刺進她的頸側，把裏面淡紫色的液體推了進去，「看，打了這種藥，妳就不用擔心現在會死了。這種藥很貴的，我的獵物中妳是第三個享受這一特優待遇的。妳應該自豪才是。」

他溫柔的撫摸著她的臉，擦去她流了滿臉的淚水，說：「這可是別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打了它，就算馬上砍去妳的頭，放掉妳身體裏三分之二的血，妳都可以讓心臟再跳個三五分鐘。」

果然，夏子萸蒼白的臉上漸漸浮起了血色，但她眼裏的恐懼卻更加濃了。

他端過一杯酒，淺淺的抿了一口，一隻手溫柔的撫摸過她的傷口，說：「都怪滿子不小心，妳看他把妳嬌嫩的身體弄成什麼了，真是不懂得憐香惜玉。別生氣，一會兒我替妳教訓他。」他提高聲音，「滿子，進來。」

「什麼事老大？」滿子探進了頭，想了想，走進來帶上了門。

「你瞧你把咱們美麗的警花都弄成了什麼樣子，誰叫你這麼做的？」冷興文的話輕輕淡淡，好像在教訓一個無知犯錯的下人。

「可是……老大……這不是咱們說好的嗎？先讓我爽一……」他的話沒能說完，因為子彈已經毫不留情的穿過了他的大腦。他圓睜著雙眼，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倒下了。

「我早告訴過他，」冷興文的眼光又回到了夏子萸的身上，兩根手指插進了她的下體，把裏面的粘液和血塊，往外面摳著，「不要把妳弄髒了，他這個人就是不懂事，妳原諒他吧。」

夏子萸已經喪失說話的能力一般，嘴唇無意義的顫動著，唯一可以分辨的，就是她不停的重複著兩個字：「瘋子……瘋子……瘋子……」

「ＯＫ，」他看著她身上漸漸泛起了紅光，知道剛才的藥生效了，「讓我們開始這只屬於我們兩個的柔情夜晚吧。」他拿起兩個電極，輕輕貼在她的太陽穴上，開到了最弱的電流，溫柔的笑著：「民以食為天，進餐這麼講究的藝術，身為女士的妳要是暈倒，那不就太不淑女了嗎？」

夏子萸閉上了雙眼，絕望的等待她接下去的命運。

冷興文拿出一個酒精盤，從上面取出一個鋒利的小手術刀，在她的身體上遊走比劃著，一旁一個酒精爐已經點燃，薄油覆蓋的平底鍋吃吃的輕響著。他想了想，伏下身子，伸出舌頭舔著她的陰蒂，一隻手把一根塗滿油的假陽物輕輕的插進她的秘道，另一隻手的食指尖若即若離的在她的肛門附近畫著圈子。

她難以壓抑的呻吟出來，經歷了那麼多痛苦的肉體在這溫柔嫺熟的挑逗之下漸漸甦醒，模糊的意志彷彿看見了阿東在溫柔的對她笑著。一股透明的粘液，緩緩的從花徑流出，儘管紅腫的傷處還是有些疼痛，但源源不斷的快感，已經佔據了她的感覺。他的手法越來越快，帶來的快感越來越強，一直在衝擊著她已經十分脆弱的大腦。

「不……不能……」她虛弱的喊著，卻阻擋不了那快感的火花在她的腦海中爆炸，炸的她腦中一陣空白，胸部隨著呼吸的節奏劇烈的起伏著，玉峰頂端嬌嫩的花蕾也不自覺的挺立了起來。

冷興文滿意的笑了笑，兩根指頭輕輕的撚起左邊殷紅的乳頭，另一隻手舉起手術刀，麻利的一揮，順手一丟，那驕傲的乳蕾便飛進了平底鍋，激起了一陣油響。她被這突如其來的劇痛打直了上半身，硬揚起的頭卻看見自己右邊的乳頭也被拎了起來，在軟化之前也離開了她美麗的乳房，而這次，他直接丟進了嘴裏。

她想慘叫，但喉嚨裏只能發出無助的哭泣。冷興文很誇張的嚼了幾口，微笑的看著她，突然吻了上來，硬是用舌頭把一團爛軟的肉頂了進去，用手指生生捅進了她的食道。

「怎麼樣？自己的美麗身體自己怎麼可以不品嚐呢？味道如何？」冷興文看著她，就像一個大廚招待自己尊貴的客人一樣閃著興奮的光。

可憐的夏子萸不停的嘔著，彷彿胸前兩個血紅的傷疤遠不如吞下去的這塊肉讓她痛苦。

接著，他又拿起一根細鐵絲，小心的將她左邊的乳房齊根繞住，一點點的勒緊，並用藥棉堵住了流血的兩個傷口。勒到了極限，左邊美麗的乳房已經變成了一個紫紅的肉球，藥棉被鮮血衝開，血流不止。

他一邊用針在這個不像乳房的乳房上刺出更多的傷口，一邊像個老師一樣溫和的解說著：「忍著點，這種肥美多汁的嫩肉，一定要放乾了血才會可口，一會兒妳嘗嘗就知道了。」

她只想昏過去，但眩暈的感覺總是瞬間被電流的刺激趕走，她頭一次明白了生不如死這句話的真諦。

他把右面的乳房如法炮製，藉著血流的時間，又把注意力轉向了她的下體，一邊溫和的說著：「其實別看人長的這麼高大，可以吃得地方真是不多，只有女人這麼嬌嫩的身子，也才不過敏感帶的嫩肉勉強可以入口。像妳這種鍛煉過的身子還好，嫩嫩的肌肉比別的女人要多一些。」

一邊用手在她的大腿根部摸捏著，一直到找到了最嬌嫩的皮膚位置，用手術刀輕輕的沿著手探出的範圍劃了下去，很快的劃下了兩片薄薄的肉片，扔進了平底鍋，並順手拿出來了煎成了淡紫色的閃著金黃光澤的乳蕾，塞進了嘴裏。

她兩條腿在長凳兩邊不停的扭動著，幾乎要把長凳掀翻，他見狀像是很無奈的嘆了口氣，把手術刀沿著剛才的傷口伸了進去，在兩條大腿上的主要脈絡上一劃，兩條雪白的腿便像死去的白羊一樣軟軟的垂在了兩旁。她全身一軟，喪失了最後一絲掙扎的力氣。

他拿起煎的半熟的肉片，一片放進了自己嘴裏，一片硬塞進了她的嘴中，一直手捂著她的嘴，一隻手拿著手術刀放在她的陰蒂上，比劃著說：「我不喜歡勉強別人，趕快吃了它。男女進餐一個人獨食是很沒有禮貌的。」

她木然的嚼著，痛苦的嚥了下去。

他突然皺眉，一臉疑惑的樣子解開了褲扣，裏面的陽具早已一柱擎天：「真糟糕，看來還得麻煩小姐幫我解決一下性慾。真是不好意思。」他看了看乳房，上面還在有血流出，便不慌不忙的走到了她的頭的位置，拿出一個橡膠的口套，塞進了她的嘴裏，把陽物從套上的洞裏插了進去，「不好意思委屈妳了，我不太想吃自己的精液，洗那傢伙的體液已經讓我很煩惱了，我不太想找自己的麻煩，只好勞駕妳的小嘴了。」

她努力的用力，卻絲毫咬不動擋著她牙的橡膠，舌頭很不甘願的想把侵略者推出去，卻徒勞的增加著男人的快感。他似乎不想在這種事上下時間，抽插了百十下就直接射在了她的嘴裏。

他拿起口套的蓋子，蓋上那個洞，把精液盡數堵在她的嘴裏，滿意的笑著：「小姐服務的我很滿意，那些高蛋白食品就賞給妳了，咱們各吃各的吧。」

他看了看乳房那邊，紫色的肉球上已經沒有什麼血液。他滿意的點了點頭，戴上手套端起了平底鍋，小心的把裏面的油，均勻的灑在了兩個乳房上。她的雙眼暴睜，口套的縫隙間留下了一縷血絲，喉嚨裏發出嗑嗑的響聲，整個頭劇烈的顫抖著，逐漸歸於平靜。

他把手指摸向了頸側的血脈，皺了皺眉：「沒想到女警也這麼不中用，還不如那個護士堅持的久，看來時間不多了，她也就再堅持個五六分鐘。真是影響興致。」

他拿起刷子，開始在兩個略呈黃色的乳房上刷上調料，同時在鍋底刷上了一層油，把鍋底放到了她的腿根，貼著她的美麗的花瓣。沒有什麼生命的女體微微的抽搐了幾下，便是唯一的反應。他拿起刀叉，就在這個粉嫩玲瓏的餐桌上享受起了乳肉大餐。

吃完的時候，夏子萸已經沒有了任何生命的跡象。他用刀切下半熟的陰唇，扔進了嘴裏，一邊咀嚼一邊用刀劃開了她的小腹，麻利的割下了她的子宮，用手翻開，裏面還有殘存的乳白液體在流淌。他厭惡的皺皺眉，披上衣服站起來走到滿子的屍體旁，把整個子宮塞進了他的嘴裏。

「早告訴你了，自己弄的，自己吃乾淨。」

離開了地下室，走上了街道，他摸摸小腹，一臉滿足的樣子。他看著遠方的夜色，眼裏升起一股殺氣，低聲自語：「我可愛的小雅，妳以為有了雪廊的黑色鬱金香我就不敢回黑街了？妳太小看妳這重視親情的三哥了。」

他溫文爾雅的笑著，整了整衣物，像個紳士一樣沿著街道走了下去，幽靈般的身影，漸漸溶進了無邊的夜色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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